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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间传说正月初十是石头的生日，因

此这一天叫“石籽儿”或石籽儿日，也有的
书上写作石磨日、十子日、石子日、石不动
等。1999 年版《朔县志》称正月初十为十
籽节，这个“十”字或许是“石”字的同音也
未可知吧。然而，既是石头的生日，叫

“石”总比叫“十”更合乎情理得多。
“明儿（初十）是‘石籽儿’哩，给石头

爷过生儿哩。”小时候，每当正月初九的时
候，我爷爷就会自言自语地说。

“爷爷，您儿说‘石籽’是哪两个字？”
“石是石头的石，不是八九十的十；籽

是籽种的籽，不是儿子的子。”
“爷爷，您儿说石头咋还叫爷呢？咋

又还过生儿呢？”我问。
爷爷一边抽烟一边慢悠悠地说：“啊

呀，石头可不得了，它可是神呀。你想想
看，咱们的房子的根基全是青石垒起来
的，堂前的小磨盘是用砂石加工出来的，
你老奶家的大碾子，也是石匠用青石加工
制作出来的。你再看：你奶奶锅头上的那
个蒜臼也是用青石凿出来的。”爷爷好像
讲台上的老师，“人们居家过日子离不转
石头，要是没有石头，咱们就没有房子住，
就没有米面吃啊。所以人们感念它的功
劳，称它为爷。至于说正月初十为啥是它
的生日，爷爷就不知道啦，反正是老古来
就流传下来啦。”回想起来，这是我上小学
二三年级时爷爷回答我的话。当时还是
有些似懂非懂。

待到学了中学历史，才知道人类经过
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也就是人类
从粗糙的打制石器时代发展到了比较精
细的磨制石器时代。距今约 5000 年——
4000 年，新石器时代进入晚期，农业和畜
牧业进一步发展，人口大幅度增加，出现
了原始城堡、城垣和大型建筑，有了阶级，
贫富分化，人类社会向国家文明时代迈
进。仔细想来，如今的二十一世纪，高楼
大厦即使不用烧制的砖和瓦，也离不开水
泥和石籽儿。可见给石头立个生日是很
有意义的事。

二
朔县城里的人过石籽节，最显著的标

志是中午吃莜面。说到莜面需得说一下
莜麦。《辞海》的解释是：“莜麦亦称‘裸燕
麦’，俗称‘油麦’。禾本科。一年生草本，
秆直立丛生，叶舌透明膜质，叶片扁平而
软。圆锥花序，向四周开展，小穗含3——
6 朵小花；外稃有芒或无芒，内稃短，具纤
毛，成熟时子粒与稃分离。中国西北、华
北等地均有栽培。籽实供食用或作饲料，
茎、叶可作青饲或干草。”朔县的西山一带
盛产莜麦。

莜面是由莜麦的籽实经过水粉、武火
炒干后磨成的面粉，具有很高的营养价
值，吃法多种多样，蒸制的有饨饨、窝窝、
饺饺、鱼鱼、块垒、河捞等，煮制的面食有
拨面、圪垯、拌汤、糊糊等，炒制的有块垒，
烙制的有旋饼、烙饼等。朔县人石籽节吃
的莜面大多是饨饨、窝窝或河捞，都是蒸
制食品，最上讲究的是窝窝，河捞次之，饨
饨最差一些。前两种都是纯莜面制作的，
窝窝是用滚水把莜面和好后，用手托在一
块光滑平整的青石板上推出的小卷儿，也
有的妇女喜欢在自己的小腿肚子上推。
这两种推法异曲同工，薄如蝉翼，据说非

人人可为。然后上笼床上蒸熟即可。河
捞也是用滚水和好面，再用河捞床压在笼
床上，蒸熟即可。不过，主妇在“小腿肚子
上的推法”毕竟不卫生，如今已经绝迹了。

饨饨的做法，用冷水、滚水和面均可，
面和好后用轱辘擀开，铺上一层生山药丝
丝，再卷成六七厘米粗的圆柱形，然后用
刀子切成墨水瓶高低的墩墩，上笼蒸熟即
可。说饨饨不上讲究，是因为它卷了山药
丝丝，莜面味道淡了许多。可是它的优点
是省面不说，还风味独特。

说来奇怪，朔县的暖崖、利民等地盛
产莜麦，而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朔
县的莜面却十分的紧缺，仅次于白面。不
少人家的石籽节，饨饨只好拿高粱面来顶
替，人称“红饨饨”。

我爷爷的生日正好是正月初十。朔
县人过生儿有个讲究——必须要吃油炸
糕，寓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也有期盼长
寿的意思。我们家这一天该吃啥？奶奶
说还是吃糕好，爷爷说石籽节还是吃莜面
对，各说各有理，似乎年年说、年年争，每
当此时，我母亲便笑着说：“都做上哇，想
吃啥吃啥！”自然皆大欢喜，我爷爷和奶奶
的脸上笑开了花。

像我这一代人，不知是小时候吃不上
莜面，还是莜面的味道强烈而又独特，反
正是不喜欢吃莜面，偶尔碰上吃莜面，闻
着就头疼，听着就麻烦。母亲骂我们兄妹

“都是些囔糠头、没福头”，我爷爷听后笑
着说：“不要这样顿不顿就骂娃们，长大了
就好吃啦。”果然是这样，长大后，我们对
莜面是百吃不厌的。

莜面蒸熟后，如果像馍馍一样吃，并不
十分可口。因此朔县人有两种吃法，一是
蘸上羊肉汤汤吃，一是蘸上油花盐水吃，各
有奇妙，因人而异。我的喜好是蘸盐水。
盐水有的是现调，有的是用腌咸菜来调，同
时拌上一些黄瓜丝、水萝卜丝，再用胡麻油
炝上一勺头贼茉花，最后加上两筷子油炸
捣碎后的辣椒，顿时，盐水碗里红、白、黑、
绿、粉异彩纷呈，上面又飘游着一层金灿灿
的油花花，把人的胃口吊到了半天上。

蘸上这盐水先咬上一口，莜面、黄瓜、
萝卜、贼茉、辣椒、胡油的芳香各不相让，
奔腾着涌进你的喉咙里，让人有着说不出
来的美妙，有名的四川麻辣火锅也为之失
色了不少。

我爷爷说：“人们吃好了，石头爷也肯
定吃好了。”

“我看是你先吃好啦。”奶奶笑着说。
爷爷离开人间已经 25 年了，这句话

却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三
电磨问世以前，人们吃面是很艰辛的

一件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
初，朔县城里人磨面还基本上是手工的石

磨和石碾。那时，我老奶的院里就有一盘
高大的石碾，我爷爷的堂前地下也有一盘
箩头大小的石磨。碾和磨作用一样，用处
不同，如果是推一两升的粮食，多是用小
磨的，出面率高一点，反之，就用碾子，可
人推，也可驴拉，效率比小磨高很多。我
小时候，雁北机械厂（朔州锅炉厂前身）家
属院有一间很大的碾坊，我拿着箩子，跟
着背着粮食的奶奶或妈妈，从巷子里翻过
北城墙，再爬过城壕就到了，没有一回是
不排队的，尤其是到了腊月，早上起来排
队，一直得排到半后晌。

上小学的时候，每逢寒暑两个假期，
我都是要到下团堡村我的姥娘家住几天
的。大约记得是 1973 年的正月初十，我
已在姥娘家住了三天了。姥娘家很穷，莜
面是没有的。初九吃罢早饭，姥娘就悄悄
和姥爷说：“明儿就是‘石籽’哩，家里还有
一升黄米，你到碾子上推了，就给外孙孙
吃素糕哇，你说哩？”

“不是还有一碗素油吗？丢下做啥
呀？”姥爷有些不高兴地说。

“就剩下这一碗啦，十五不吃啦？”姥
娘为难地回答。

“十五外孙就回城了，先就炸了哇。
唉！”姥爷不容分辩道。

“还是你望外孙亲，那好，赶紧去推碾
哇，明儿就不敢动碾盘啦。”姥娘说着就去
取那一升夜来黑夜就已粉上的黄米。

碾盘就在姥爷家的大门外，姥爷说是
清朝光绪年间他们高家几个叔伯弟兄集
资买的公用碾盘，虽然推起来“吱吱呀呀”
的有些陈旧，但还是很出面的。工夫不
大，我就和姥爷把一升黄米推成面面了，
上箩子一筛，一股清香的气味扑面而来。

“姥爷，您儿说明儿咋就不敢推碾盘
啦？”

“明儿给石籽过生儿哩，动不得。”
“那咋？”
“老古就传下来的。”姥爷当了半辈子

长工，连个人的名字都认不得，自然不像
我爷爷能给说上个道道来。

等到傍晚的时候，姥爷拿了两块半砖
头前后支住了碾轱辘，同时在砖头下面压
了一个“旺火钱儿”大小的红纸，意思是告
诉人们明天这个碾盘不能动。人们也很遵
守这个规则，初十这一天，那个红纸条条始
终微笑着向人们招手，忽闪忽闪地眨着眼
睛，似乎是在答谢着人们对它的感恩。

这就是所谓的“石不动”。据说，旧社
会不仅碾子不能动，所有的石头都是不能
搬动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除去初十“不
动碾盘”外，其余也就无所谓了。如今的
石磨、碾盘早已成了文物，“石不动”更是
无从谈起了。

四
民间传说，正月初十也是老鼠聘女的

“大喜日子”。
老鼠位列十二生肖之首，能耐非凡。

尽管它有极其可恶可恨的一面，但在民间
它依然被人们视为是多子多福的动物。
有关老鼠题材的文艺作品、剪纸、漫画、戏
曲比比皆是。关于老鼠聘女的具体日子，
各地不一，有正月初三的、初五的、初十
的、二十的、二十五的不等。朔县人有三
个日子，分别是正月初十、二十和二十五，
以初十居多，一个正月有三个日子偷听偷
看老鼠娶亲，这在众多的民间节日中是绝
无仅有的现象，可见人们对老鼠的敬畏不
是一般的敬畏。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期，朔县城里
人已对老鼠聘女的传说不当一回事了，不
过是到了初十这一天念叨念叨而已。但
在乡村还是比较讲究的。我在姥爷家就
见过三四回。记得就是在前边说过的吃
油炸糕的那个石籽日，捏糕的时候，姥娘
就捏了二十来个拇指盖大小的小饺饺，摆
在一个小拍拍上。“姥娘，咋捏这么小，给
谁吃呢？”我不解地问。

“今儿黑夜老鼠娶媳妇哩，赏给它们
的。”姥娘看我不知道，“你奶奶家里今儿
不捏这个？”

“不捏，没见过。”我如实回答。
“给姥娘端在后正面的瓮盖上，黑夜

送给老鼠。”姥娘吩咐着我。
正月里天黑得快。还没等天全黑下

来，姥娘就给我们吃了晚饭，又亲自把中
午捏好的小饺饺一个一个地放在瓮间旮
旯里。

那一年，下团堡村也通了电灯，但也
是有一下没一下的，反正是十天五不着，
主角还得靠煤油灯来当。天说着就黑了
下来，只有灶火里的炭火闪着火盖大的一
片红光。“今儿连灯也不用点啦，睡下听老
鼠聘女哇。”姥娘说。

“姥娘，老鼠多会儿就来啦？”
“嘘，不敢作声，不大一会儿就来啦。”
“吭吭吭——吭吭吭——”我姥爷当

长工时落下了深度气管炎的毛病，一年四
季咳嗽不断，至死为止。

“真妨主死人啦。”姥娘很是不满地责
备着我姥爷。

“哈哈哈——”我二舅和三舅笑成了
一团。

“不敢笑啦。老鼠就要出来啦。”姥娘
说。于是全家人又静了下来。小娃娃是
跌倒就睡的，我白天和表兄表弟们玩耍了
整整一天，未及听到老鼠聘女的一点响
动，就早已进入了甜甜的梦乡。第二天醒
来后问姥娘，咋没听见老鼠聘女？

姥娘笑着说：“你早就睡着啦，卬都听
好啦，你等明年再听哇。你给姥娘去瓮旮
旯看看饺饺耗子吃了没。”

我爬倒头一个瓮旮旯一个瓮旮旯地
看，果然一个也没有了。

姥娘高兴地说：“顶事啦，老鼠安顿好
啦，今年它们不会欺捣你姥爷的粮食啦。”

乡下人传说，正月初十这一天，你要
是不好好犒赏一下老鼠，它们就会糟蹋你
一年。我姥娘说“顶事啦”，就是指犒赏好
了老鼠。显然，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如今，城里人吃的面连电磨也不
用了，粮店里有现成的袋子面；住进楼
房里的人们，见个老鼠也稀罕了，用不
着“安顿”了。所以“石籽儿”节快彻底
消失了，似乎只有老朔县人还讲究吃
那一顿莜面。

朔县年俗杂忆朔县年俗杂忆（（七十六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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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高升庄,位于朔城区东南15
公里的平原川地，隶属贾庄乡管辖。全村
404 户，1805 口人，耕地面积 5500 亩。村
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林茂粮
丰。距朔广公路 2.5 公里,柏油路直通县
城，交通便利。村中民居青堂瓦舍，整洁
有序；街道宽敞，绿树成荫，太阳能路灯明
亮；家家通有自来水，春播秋收机械化；村
委会院内健身器材齐全，文化广场上群众
舞活跃；村民们衣食无忧，生活小康。整
个村庄环境优美，生机盎然，掩映在一片
绿树丛林中。

童年的高升庄，村民居住分南北两园
（村），中间隔着一条小渠，小渠附近一片
不成材的榆树林，村人唤作“榆树场”。公
社化年代，随着人口逐年增长，此处村民
建房、大队建办公室、学校、饲养处、副业
加工坊等占地，使南北两园中间相隔空地
逐年缩小，呈“工”字形的三条主街道将南
北两园紧紧连在一起，村间小渠亦绕过村
北，向东归入跃进渠。

据明万历年间《马邑县志》记载，高升
庄原名“史家庄”，因“史”与“死”谐音，知
县巡察路经此地，避嫌“死家”不吉利，祈
福自己为官步步“高升”，遂下令易名“高
升庄”，一直延续至今。村周围土地大部
分属胶泥和黄土二色地，村东部分地有盐
碱。一般年景，只要春季保住苗，三伏不
缺雨，即丰收在望；历史上从未有过颗粒
不收的饥荒年，传有“明忻州，暗崞县，比
不上高升庄树圐圙”的美名。“树圐圙”是

贴近村西边的一块胶泥地名。该地民国
纪泽蒲任县长时，种的糜黍长有一房高，
名冠四方。高升庄一直是朔县东川有名
的产粮村之一，文革前，曾是县委书记袁
极平下乡的蹲点所在地。如今的“树圐

圙”地，稼禾丰收画面，已不复存在。农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变为村民的宅基
地。一幢幢砖木结构院落排列整齐，室内
外装饰各具特色。“树圐圙”已成昨日景
观，留给后人的是难忘的记忆.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村民们固守本
土，不失传统，以农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养成了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村中句
姓大户，人口占65%以上；甄姓次之，聚居
于北园；王姓集中在南园西部，尚有其他姓
氏若干。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全村
2000多口人中，句甄两家出过几名中师小
学教员，而大学生仅太原工学院毕业甄彦
一人。改革开放后，村民思想解放，富有开
拓意识的年轻人，走出家门，经商打工，自
我发展，创业成功了不少个体户、专业户、
实业家。村民们尊师重教，莘莘学子，勤奋
努力，学有所成。进入全国“985”“211”工
程重点院校者，屡见不鲜；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者，不乏其人，他们供职于社会各行各
业，为国家贡献力量，为家乡增光添彩。

北园村东南有古庙一座，建于何年，
不得而知。正殿 3 间，龙王庙坐北朝南，
东西两侧供奉着关帝爷与老君爷；往南十
几米有 3 间戏台；东侧有钟楼，西侧为山
门；庙院石子铺墁，东西各有禅房数间;我

上小学时的教室即设在西禅房；复式班
1—4 年级，教师 1 人，学生断断续续不超
35人。当院偏西，一棵一人搂不住的大柳
树，宛如卧龙由北向南蜷立着，村人唤作

“神树”；树皮破裂，树心虚空，几枝分杈上
梢依旧高昂着头，每逢盛夏，枝繁叶茂，郁
郁葱葱，其顽强生命力不亚于戈壁胡杨，
它见证了古庙的沧桑。

后来古庙拆除，3 间戏台原样搬迁在
“榆树场”大队办公室附近；“神树”孤守几
年后毁于火灾；庙钟保存完好，现悬挂于
朔城区崇福寺文管所钟楼。钟上铭文曰：

“高升庄旧钟，年远日久被破坏，句在文、
甄席豊阖乡公议，施舍布施，多寡不等，铸
造 新 钟 一 口 ，重 三 百 斤 ，（布 施 人 名
单）……大清道光六年（1823年）吉日。”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队无机井，地下
水位高，故乡的老井水源充足，人畜吃水
绰绰有余。木桶吊下 3 米深即可盛满
水；井旁置一碓臼，供牲畜饮水用。每逢
夏季傍晚，老井四周十分热闹。有给自家
水瓮担水的，有赶着牲畜饮水的，有刚从
田间回来驻足闲聊的；大人的谈笑声、小
孩的打闹声，骡马牛羊的嘶鸣声，混响一
片，组成了一曲“民间交响乐”。冬季，周
围结满了厚厚的一层冰，顽皮的小孩，不
顾寒冷，坐在自钉的木滑冰车上，你滑来
我滑去，不亦乐乎！他们饥肠辘辘，全然不
顾，单等大人呼唤“回家吃饭了”方才散去。

队里不通电时，粮食加工全靠石碾石
磨。眼看炊烟袅袅，夜幕降临，石碾周围

依旧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社员们白天队
里忙农活，加工米面常在清晨傍晚，家数
多时尚须排队等候。大人闲聊叙话，小孩
玩耍嬉戏；顽皮幼稚的小孩，不时绕着碾
道乱跑，影响大人劳作。且看碾米这一
家：“男人奋力推碾转，女人轻扫细簸扬；
汗流满面花含露，尘扑蛾眉柳叶霜；孩子
肚饥嚷回家，米糠一起急收场！”逢时过
节，碾米磨面尤为忙碌，夜静风停，煤油灯
照明，通宵达旦习以为常。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高升庄人口的鼎
盛时期，6 个生产小队，人口达到 2000
人。队办学校、供销社、卫生所、理发室等
生活服务设施齐全。大队党支部书记句
功工作作风过硬，带领大队“一班人”与全
体社员战天斗地，发展生产。他艰苦朴
素，吃苦耐劳，大公无私，率先垂范，常年
餐风饮露，奔波在生产第一线。由青壮劳
力组成青年专业队，夜以继日，打井开渠，
兴修水利，实现了机、井、渠、田、路五配
套。粮食产量逐年增长，农民口粮自足有
余，缺粮户寥寥无几；每个工分开资近 1
元，居朔县东川第一家。秋冬农田基本建
设、粮食颗粒归仓、交售公粮任务完成等
工作年年全公社排名首位。高升庄被评
为全县先进集体、模范党支部，是每年“三
干会”重点表彰的几面红旗之一。

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文化教育发展
迅速。学校办有“育红班”，增设了初中
班。逢年过节少不了“混社火”，队干部
带头上演“活报剧”；组织踢鼓秧歌队，元
宵节挨门逐户“转旺火”拜年祝福；普及
样板戏时，大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排练
的《白毛女》《红灯记》等剧目出村演出，获
得好评。

以农为主，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副加
工业。队办电磨坊、豆腐坊、榨油坊四季营
业；把全队的泥、木、铁、黑皮、笼箩匠人组
织起来；村西南建有养猪场、苹果园，村东
开办砖瓦窑；大队拥有“东方红”链轨车机
耕地，三零型轮胎车跑运输；集体经济巩
固壮大，社员收入逐年增加。是句功带领
高升庄走向了兴盛繁荣，他离任时给村里
留下数十万存款积蓄。村民们至今怀念
他“公道正派，勤政廉洁”的治村岁月。

天涯游子意，月是故乡明。高升庄的
一草一木令人永久思念，啊，故乡难忘！

压题图片 丁明 作

思 念 我 的 高 升 庄思 念 我 的 高 升 庄
●●王王 孝孝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弟弟打回电话说，他的书出版
了，让我上网看看。我急切地打开
电脑，淡蓝色的封面上赫然写着几
个大字：编著 樊海云 清华大学出
版社。看着这些字，我很激动！又
有些不相信：这就是那个和我从小
携手长大的弟弟吗？真的是吗？

弟弟小我一岁。由于我们姐弟
四人，妈妈忙不过来，我和弟弟几乎
由奶奶带大。童年，我每天拉着弟
弟的手一同出去玩，充当弟弟的保
护人。弟弟常喊我“爱姐”，我也很
兴高采烈地应着。妈妈说爱姐就爱
姐吧，是爱他的二姐哩。

小时候，喜欢给弟弟当马骑，为
的是让弟弟高兴。慢慢长大，弟弟
成了我的保护人，我老丢三落四，每
次上学前总是找不到需要的东西，
这时候，弟弟就会把东西放在我面
前，也不说什么。考试前，弟弟总会
给我把墨水打满，告诉我有两支笔
都已经打好墨水了，还有草稿纸放
在了什么地方。高中的时候，和弟
弟在一个屋学习，我爱坐在床上看
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弟弟向
来是在书桌前学习，说这样学习
不会迷糊，还给我充当哨兵，等到
妈妈来了，会喊我一声。看我惊慌
失措的样子，他会轻轻地摇头，而
不说什么。不会的数学题请教弟
弟，他老是说显然，这一步就推到
了下一步。一听这个显然我就哭，
妈妈过来骂弟弟不好好给我讲，他
会一言不发，而后小声跟妈妈说：
那是公式，不用讲的。那年，一同
高考，弟弟考上了重点大学，去了
遥远的广州上大学。他每次放假
回来都会给我买衣服，我说你不要
浪费钱了，他说我看校园女生穿着
好看，就想给你买。而我当时也在
省城太原读书，却从未给弟弟买过
什么。

有些爱，错过了表达的时候就
很少有机会再去表达。再以后，弟
弟 留 在 了 广 州 工 作 ，很 少 回 家 。
2000 年弟弟分了房子，邀请我们一
起去，我们四家人浩浩荡荡都去了，
没有考虑很多，事后妈妈说，弟弟买
挂面都买不起了，却没对我们说什
么。想想他当时上班没几年，工资
也不高，又装了房子，确实很紧。再
以后，听说弟弟跳槽去了深圳。跳
槽的原因不清楚，他什么都不会对
家里人说。他眼角有伤，是在单位
荣立二等功时留下的，这是很久以
后才听弟媳说的，他是不对家里人
讲的，怕我们担心。最后他结婚生
子，更是很少回家了。我的这个从
小携手长大的弟弟就变成了模糊的
记忆，剩下的就只是听说了。听说
弟弟读研，听说他又读博，听说弟弟
年薪很高，听说他经常地飞全国各
地，听说他生了个儿子很聪明，听说
他开始了写书，听说他吃胖了……
在听说的时候，我的心不知是什么
滋味，那个携手长大的弟弟变得这
么遥远模糊。

去年，我因想念五年未曾见面
的弟弟，于是就飞往深圳去看他。
我们一开始彼此有些拘束，不知道

话从何处说起。弟弟每天下班后开
车带我去各个景点玩，我知道他很
累，说不要去了吧，他总会说没事。
慢慢地，我们的距离又近了，他和我
谈童年的事情，向我打听儿时玩伴
的近况。说着说着，他会低头不语，
我知道他是在怀想从前；说着说着，
他就说吃不惯南方的米饭，现在胃
不好，想念家乡的饭……说着说着，
我就两眼含泪了，我说弟弟回北方
发展吧，弟弟只是笑笑，说他有自己
的想法，等他写完书，等他读完博，
等他……

尽管放不下，可是，我不得不
走，他不得不留。走的那天，我有很
多不舍，有很多不忍，可是我不能
说，不能表现，怕他难受。也许他早
已习惯了这样的分离，这样的聚少
离多。我走时，他送我到广州，正好
重感冒，我说不要送了，他说没关
系，他从来都这样！他一直都在咳
嗽，还陪我逛了很多商场，看了珠
江的夜景……我不得不佩服他，这
么大的城市，他开着车哪里都能认
得路，可是，他怎么就不认得回家
的路？

送我上了飞机，已是晚上11点，
他还得在夜晚开车回深圳，我很心
疼。劝他早点回去，可是他还是一
如既往地笑笑说没事。

上了飞机，我的泪水像决堤的
水不住地倾泻——弟弟，我不想留
下你，在陌生的城市。可是，我不得
不走，你不得不留。我在夜幕中离
你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听说，又是听说，你还要写第二本
书，二姐很为你自豪。只是二姐想
让你忙完了就回家看看，再吃吃家
乡的饭，再看看家乡的人，再亲亲家
乡的土。

我

的

弟

弟

●

樊
海
霞

春风
日暖风和谢腊梅，冰消雪化冻河开。
犁牛阔野耕耘梦，杏白桃红次第来。

咏春
塞北岁开元，街坊笑语喧。
墙梅香且艳，鸽哨脆而繁。
兴尽杯中酒，情痴水里鸳。

云天承好运，工农热潮掀。

立春
雄城气象新，美景实撩人。
入眼欢娱盛，游园笑语频。
龙腾花满路，兔跃月垂银。
共贺尝春信，乾坤又一轮。

春天的诗歌
●闫关山

无端窗前常忆旧，往昔年节味厚浓。
一进腊月年味重，缝补拆洗刷墙棚。
赶制年食瓮里装，做鞋纳底熬黎明。
春联鲜红贴门框，窗花栩栩剪艺精。
年夜旺火苍穹照，猎猎熊焰耀天红。
阵阵炮竹震天响，兴高彩烈万家同。
水煮饺子鲜又香，压岁红包给孩童。
无论官商贫富户，忠孝为先永继承。
城乡无别同风俗，过年团圆敬妪翁。
亲朋拜年在正月，相互作揖祝福声。
千古民俗元宵闹，街头文艺欢庆隆。

猜谜语伴赏宫灯，彩车喇叭声音宏。
街头旺火高又大，除寒驱邪旺气通。
高跷旱船音乐会，踢鼓秧歌舞狮龙。
祈求当年风雨顺，期盼勤劳五谷丰。
南来北往潮涌动，人山人海摩肩踵。
最为热闹点老杆，三打金弹升夜空。
鞭炮齐响猴尿尿，噼啪轰鸣震耳聋。
东关长龙绕杆转，西街雄狮舞彩虹。
欢呼喝彩彼起伏，普天同庆乐融融。
至今忆起心澎湃，常常梦中现此景。
老来几回伤往事，一笑尽付北风中。

往昔年节味厚浓
●牛应成

春光
●高瑞宇

重温旧梦逐新梦，甘舍小家融大家。
碧血丹心融真意，春光如海暖天涯。

井工一矿之春
●王宏君

天倾塞北孕幽墨，骜将神兵凿地驮。
掘进潜挖摇绿箭，通风把柱阔金罗。
综采综掘加运转，保供稳产举措多。
上下同心迎春喜，高质发展润平朔。

随感二首
●李 敏

春归
寒破闻春去，风花晓眼前。
细幽香薄迟，拂动玉台仙。

初雪
清游风带舞，飘洒落红尘。
匝地狂飞泻，须臾素没湮。
抚琴无得解，拟景或思春。
疏影空山寂，禅门候鸟频。


